
12 2009年2月24日 星期二 郑 风
ZHENGZHOU DAILY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

“剧本的事不着急，回头你把初
稿发到我邮箱，我这几天就让他们
把第一笔款子给你打过去。”孙海拍
着张伟的肩膀说。

“那行吧，改天我攒你和方总他
们几个。我的事就拜托你了，最近
实在是周转不过来。”张伟说完，顺
手把孙海的烟抄走了。他自己的烟
抽完了，孙海面前码了两包芙蓉王。

孙海也不拦着，给张伟点了根
烟，两人喝了个满杯。孙海喝成这
样，估计想谈事情都谈不了。

王雪儿感觉到张伟脸上有一丝
不易觉察的忧虑，这种忧虑转瞬就
被张伟隐藏了起来。酒喝到一半，
孙海和几个人耳语了几句后，抄起
电话订唱歌的场地去了。张伟懒得
去，就喊上几个剧务和场记的哥们
儿，待会儿去他们常去的一家相对
安静的酒吧。

张伟注意到醉眼矇眬的孙海有
意无意地瞟着王雪儿，眼神充满了
贪婪和霸占的渴望。王雪儿也注意
到了孙海的眼神，她今
天穿得很漂亮，引得饭
馆的大部分食客都把眼
睛盯到这个饭桌上。

孙海的眼神让张
伟感觉有点别扭，他也
说不清楚。照理说，他
和孙海认识的要早，而
王雪儿和自己关系并没
有那么深，自己不应该
对孙海的这种眼神反
感。

可有些事情谁又
能说得清楚呢？

吃到了九点半的样子，蔡总埋了
单。孙海坚持要大家交换场地去KTV
接着喝。幸好张伟和几个哥们早就商
量好了，待会儿去酒吧聊聊天。

“王大美女，你跟谁走？”孙海红
着眼问王雪儿。

“孙总，我今晚跟李哥走。”王雪
儿不温不火地说。李哥是圈里的老大
哥，公司的摄像。

孙海有点不高兴，但又没办法。
蔡总看着王雪儿很自然地帮张伟拿
起外套，暗自担心起张伟来。在蔡总
看来，张伟和王雪儿两个走得太近
了，而他们的暧昧关系，似乎没有任
何终止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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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就像一夜之间绿了全城的

那一场雨一般来了。满大街的人们都
换下了笨拙的冬装，俏丽的春装点缀
着街景。

张伟坐大巴到太原，从太原转
车，再去榆次县城，剧组的车在那
里接他。张伟买了一大堆吃的，主
要是零食，还有给导演组带的茶叶。

他坐着大巴，一路颠簸着赶到
了榆次。这一路折腾得张伟感觉乏

力得很。张伟颓废地逛了逛街，榆
次老城很不错，保留了不少老房
子。张伟暗自后悔没有带相机。

就在他东张西望的时候，一辆
满是尘土的切诺基突然停在他身
边，后排伸出来一个可爱的脑袋。
张伟一看，顿时心情好了很多，是
王雪儿。

“咦，你来得倒挺快的。”王雪
儿笑嘻嘻地帮张伟接过背包，扔到
了后备箱里，张伟上了后座。

“这是哪个组的车？”
“导演组的，徐导的专车。怎么

样，你面子大吧？”王雪儿看了看张
伟，几个月不见，张伟没什么变
化，只是额头上有一圈细密的汗珠。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王雪
儿伸手摸了摸张伟的额头，然后扁
了扁嘴，把手指头的汗水在张伟的
肩膀上擦了擦。

“可能是刚才走路走的吧。我们
现在去哪儿？”张伟问道。

“去外景地，下午拍炸点。演员
基本都放假了，都是群
众演员上。你可以看看
热闹，导演他们都在。”
王雪儿解释道。

切 诺 基 在 路 上 飞
奔，很快驶出了城区，
顺 着 一 条 乡 间 土 路 开
去。路渐渐地颠簸了起
来，两人被颠得几次撞
在一起。每撞一次，两
人就相视而笑，会心地
看着彼此。

叮叮咣咣颠簸了十
来分钟之后，车在剧组边上停了下
来。张伟和王雪儿下了车，剧组里
认识张伟的人就凑了过来，大家热
情地打着招呼。导演徐济周也从监
视器后头走了过来，大声地说道：

“哈哈，你小子，还活着呢？”
两人热情地握手拥抱，用男人

的方式问候着对方。几年前，张伟
担任过徐济周的一部战争题材戏的
文学统筹，两人的合作空前愉快。

“这是吃的，有核桃，还有开心
果、茶叶什么的。”张伟从背包里拽
出一个大塑料袋来，“你的助理
呢？”

导演助理过来接过了东西，几
人就围在监视器、录音操作台边聊
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烟火组的老
大过来报告，炸点都折腾好了。

“好，第七集，第三十三场。炸
点戏，各部门注意安全。武指的弟
兄到位没有？”徐济周大声道。

“武指到位！”副导演躲在一个
小土包后面喊。

“好，第一遍，听好了：炸点不
动，武指走一下位置。安静
了，开机，开始！”导演喊
道。

海群是一家上市公司下属子公
司的行政总监，比晴晴大四岁，年轻有
为。和晴晴拍拖一年多，今日终于修
成正果。

他喜笑颜开地和众人打着招呼
并派发利是，兄弟团个个西装革履穿
戴正式，有人开始帮忙张罗，有人大声
道喜祝贺，更有人叫嚷要看新娘子，屋
子里一时热闹起来。

人群喧哗中，一个神情淡漠的高
瘦男子引起我的注意，他与众不同地
穿着淡蓝色衬衣，随意敞开的深灰休
闲西装里面甚至没有打领带。他双手
抄着裤袋，正漫不经心地四处浏览着，
显得与周遭的忙乱格格不入。

“那个家伙是谁啊？”我忍不住低
头问晴晴。

晴晴看了那个人一眼，无奈地笑
着说：“那个，可不就是伴郎啰。”

“伴郎？”我不解道，“伴郎不应该
是最卖力的那个么？他怎么这么悠
闲。”

晴晴笑得更加无奈：“是啊，所以
才会又有两个执行伴郎
啊！”说着指了指其中两
个忙得不亦乐乎的西装
男，又道，“海群呀，坚持
要他最好的兄弟当伴
郎，可那个人是出了名
的懒散，他说当伴郎可
以，但一定要再加上两
个执行伴郎，真是让人
哭笑不得。”

我不禁又瞟了那
人一眼。呵，天下奇闻，
居然还有这么无理的家
伙，拿别人的婚礼当儿
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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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群在客厅里忙了一圈后，在众

人的前呼后拥下走进来，晴晴和他视
线相对，两人竟然都有些羞赧。

“亲一个，亲一个！”有人带头起
哄，大伙也跟着叫嚷起来。

海群乐呵呵地扶着晴晴双肩，
“叭”的一声响亮地亲在她的脸颊上。

众人一阵叫好，有人大叫：“哟，
新娘子脸红了，好美哟！”不知哪个家
伙也跟着大声叫了一句：“伴娘也好美
哟，名花有主了没有啊？”

大伙又是一阵哄笑，众多视线一
下子都集中到我身上。

我有些羞恼，别过头，却对上了
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轻扬的嘴角带
着几分惫懒和揶揄，是那个懒散的伴
郎。我赶紧移开视线，心中莫名气结。

“哎哟，新郎赶紧把新娘的鞋子
找出来，不要误了吉时出门哦！”一位
阿姨适时地插话进来，打断了人们对
我的注意和猜测。

海群和一帮兄弟赶紧四下搜寻
起来。有人明显很有经验，专门往床
底下，衣柜边，缝隙处寻找。有人猜会

不会用绳子拴在窗户外面，更有人猜
可能藏在我这里，把我逼到角落直呼
要搜我的包，吓得我连连摆手否认。

这样扰攘了好一阵子还是一无
所获，女方的人都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海群开始有点毛躁，涎着脸向晴
晴求助：“老婆，到底藏在哪里呀？”

晴晴抿着嘴笑着回答：“我也不
知道呃。”言罢仰起头大声用日语问
我：“悠悠，どこなの（在哪里啊）？”

我隔着数人，也提高了音量回答
她：“ほんだな（书架）！”

晴晴中学和我一样读过日语班，
公众场合我们经常用日语来交流悄悄
话，如购物时商量价格，又或是当着海
群的面说他的坏话。每次海群只能摸
着头看着我们窃窃笑语而无可奈何。

那个懒散的伴郎本来正好整以
暇地靠在一角看着这一切，听到我和
晴晴的对话，他突然愣了一下，环视四
周，随即踱步到海群身边，对他附耳说
了几句话。

只见海群的眉头开始舒展，慢慢
换上一种领悟的笑容，并
伸手点了点我和晴晴。

“你们这回可不能
得逞了，有人听得懂的，
嘿嘿。”海群说罢径直走
到书架前，不一会儿工夫
就搜出了那只红鞋子。

我 不 由 得 几 分 诧
异。晴晴也愣了一下才
恍然大悟：“是哦，我都忘
了他听得懂日语呢。”

“那是。”海群一边
蹲下来给晴晴穿鞋子，一
边得意地接话，“人家虽

然不像你们专门学过，但人家原来可
是有一个……”

说到这里海群猛地收住口，神色
紧张地抬头看了那个伴郎一眼。

那个家伙正抽出一支烟准备点
上，闻言也是微微一怔，眼里似乎闪过
一丝阴霾，却又迅速地消失不见。

海群走过去一把搂住他的肩膀，
他淡淡一笑无话，两人哥俩好地走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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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设在白天鹅的露天花园，我

们到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撑起了一个可
容纳两三百人的巨型白色帐篷。

离酒会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海
群打点事情去了，我陪着晴晴坐在主
席台旁边休息。

晴晴昨夜没有睡好，半夜起来梳
头，今天又一大早起床梳洗打扮，经过
接新娘的喧闹和刚才在夫家给长辈敬
茶行礼的烦琐习俗后，她紧绷的神经
松懈下来，便开始面露疲态，方才对我
轻声抱怨说结婚真累人。

我深有同感地点头，别
说是她，连我这个配角，也在
旁累得不轻。 3

人生有许多开始。开始上学，开始
恋爱，开始工作，开始生儿育女，开始交
朋友……人们总是对开始充满幻想憧
憬，并且不遗余力地去进行策划、安
排。人们也很难忘记开始时的种种情
景，甚至是每一个细节。开始，给人们
带来了太多的希望，太深的印象，太长
的回忆。“好的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
所以，人们十分重视开始，也是自在情
理之中。

可是，人们可曾去想过如何结束开
始，如何再见开始？

有开始就有结束。结束是开始的
结局，再见是相聚的休止。不管害怕结
局也罢，恐惧再见也好，结局和再见终
究要降临，终究要面对。

我曾经有过许多开始——开始发
表文章，开始弃文从政，开始体育锻炼，
开始结朋交友……开始对我而言，并不
困难。一切都按照生活的轨迹自自然
然地运行着，我也没有去想过还会有什
么结束。然而，开始若干年之后，我发
现有些事情再继续下去的话，已经没有
意义，甚至会带来痛苦和不快。这时
候，我想到了结束。可是，当我下决心
去结束时，我不得不说，结束比开始困
难得多：和过去的生活告别困难，和曾
经的朋友分手困难，和以往的习惯再见

困难，和所有不顺心的事情一刀两断还
是困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在
潜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学习结束的方
法和技巧，想象再见之后将要出现的各
种场面。每每想及于此，我不禁潸然泪
下，心痛不已。

我不得不自言自语：难说再见！
我深知，该再见时再见是一种勇

气。可是，过去的生活已经形成一种固
定的模式，想要放弃，总是游移不定。
比如，我想离开伴随我居住了多年的狭
小住房，搬到宽敞明亮的空间。但是又
一想，房子是人居住的外壳，人是房子
的主人。没有人，没有好的心情，再豪
华奢侈的房子也没有生气，也缺少灵
魂。加之还要为新房奔波忙碌，心力交
瘁。与其这样，还不如维持现状，得过
且过。于是，没有了勇气和过去拜拜。

我也知道，该再见时再见是一种明
智。朋友相处，重要的是包容对方、相
互体谅。而人的胸怀拓展更是一个永

无止境的过程。谦让忍受到一定时日，
就会万念俱灰，心如止水，真想说一句
再见。因为再见无疑是明智的选择，甚
至还能留下美好的回忆。何必拖延到
双方都产生反感的时候呢？可是这句
话也很难说出来。其中有责任在身的
原因、有感情难舍的因素，或许还有自
己心胸不够开阔、自尊心强的自身弱点
的缘故。

我更明白，该再见时再见是一种解
脱。然而，肩上已经承担着一份责任，
想要丢开，总觉得失职。比如，我知道
自己的弱点，不善于处理钩心斗角的事
情，不喜欢面对你争我夺的场面。总想
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真诚相
待。但生活偏偏要将这些难题摆在面
前，回避不得。萌生退意不现实，迎难
而上又觉得累得慌。感觉不到与人较
量的快乐，更无从谈及有什么成就感，
只好被繁杂的事情裹挟着，硬着头皮往
前走，不知何时能够完了。

夫妻的感情有开始，也有结束。相
知的朋友有开始，同样也会有结束。但
是有一种感情却没有结束，那就是母亲
对儿女的感情。母亲能做到永远怀念
儿女，甚至在临死时手拿着儿女的照片
喃喃自语。而踏出国门的儿女却能远
离父母而十几年都不曾探望一眼……
所以，爱情是短暂的。亲情是永远的。
朋友是短暂的，孤独是长久的。

我无数次地想，把沉重的负担、郁
闷的心情远远抛到脑后，怀着一份欣喜
去迎接新的生活，该有多好！把名利、
官职、金钱等一切束缚自己的东西都弃
置不理，该有多好！把美好的品格、宽
广的胸怀、温暖的话语、深沉的感情
……凡是能留给对方的都留下，不埋怨
别人，不迁怒他人，该有多好！

恰到好处的再见真是一种能力，一
种境界。但是我不具备。我想这是我
的性格所决定了的。“性格决定命运”，
的确如此。所以我觉得自己活得很累，
是一个天生就累的角色。

“大男人不好做，躺下自己把忧伤
抚摸。”同样，“小女人也不好做，躺下自
己为痛苦疗伤。”

既然如此，那就自我安慰吧。“不在
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阿Q。”

难说再见！

难难说说再见再见
舒安娜

数日后，赵普回朝，赵匡
胤把赵普传到金殿，将兴建新
都计划讲述一遍。赵普闻听
大惊，知道赵匡胤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便以扯闲话的口气
谏道：万岁，臣在回京路上听
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
一人家钱财万贯，妻妾成群，
住的是楼台亭阁，吃的是山珍
海味，真是富贵无比，但他仍
不满足，却想去偷袭他的邻
居。赵匡胤一听，不假思索地
说，想是他邻居家富比王侯。
赵普继续说，邻居家住的是茅
草破屋，吃的是野菜粗糠，家
徒四壁，衣不蔽体，何富之
有？赵匡胤一听，哈哈大笑，
朕不信天下竟有如此蠢人！

赵普话锋一转，趁机谏道，不
错，那人确实是傻得出奇。万
岁，臣想汴梁城高池深，人物
富庶，东有泰山之险，西有潼
关之固，乃五朝建都之地。郑
州西郊沟壑纵横，地瘠人穷，
无险可守，并且那里的地势是
四面高中间低。孙子曰“高防
围困低防淹”，如贼兵决黄河
之水，新都必成泽国，因此，此
地乃一绝地。万岁如不按天
时，不择地利，不顺民情，大兴
土木，如此下去，大宋危矣！赵
匡胤一听，觉得赵普讲得有理有
据，如一意孤行，必失民心，社
稷不稳。至那时，自己岂不成
了赵普讲的那个蠢人吗？想
到此，便夸奖赵普几句，再不

提迁都之事。
在封建王朝，皇帝是金口

玉言，赵匡胤既传旨改古河道
为京水河，已泼出去的水难
收。从此，人们便称此河为
京水河。后来宋氏始祖从
山 东 费 县 柏 林 村 乞讨至郑
州塔湾佛祖庙旁搭庵棚栖身，
后成家生三子，长大到大李
村当长工，靠京水河旁挖三
条窑洞居住，村以河名。但
京水河下游已有一村叫京水，
为有区别，便在村名前加个小
字，从此，小京水的村名便叫
开了。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
1351年），京水河因久不疏浚，
河道淤塞，每逢夏季暴雨，京
水河泛滥成灾。朝廷任贾鲁
为总治河防使，征集民夫 15
万，军士 2万，贾鲁亲自指挥，
是年 4 月动工，7 月完工。害
河变成利河，民感贾鲁之德，
遂改京水河为贾鲁河，但小京
水的村名却一直沿用迄今。

巍巍嵩岳，名刹林立，其中永泰寺
以其独特的佛教文化、悠久的历史、特
殊的建寺背景而闻名。我数次慕名前
往拜谒，感到收获颇丰。

从郑州沿郑少高速一路西南行，到
登封后绕城北公路西行至少林寺不远
处，便可见到去永泰寺的路标。此寺坐
东朝西，背靠太室山，因北魏孝明帝的妹妹
永泰公主在此落发为尼而得名。纵观
寺之四周，左有少林水库相绕，右有子
晋峰相衬，后有望都峰做后盾，前有少林寺
相望。其周遭千山万壑，绿水秀林，早
则百鸟啁啾，晚则霞光万道，加上雄浑
的古塔点缀其间，真真让人流连忘返。

远远望去，永泰寺建筑规整，山门、天
王殿、中佛殿、大雄宝殿、皇姑楼等建筑被一
圈红墙围在院落内，古朴而庄严。殿中敬
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等众
佛像，也有文殊、普贤、观世音等诸菩萨，寺
主永泰公主的石像安放于最后一排的
建筑皇姑楼内。从外表看，永泰公主头

戴僧帽，项挂佛珠，身着僧衣，双手合
十，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她满面圆
润，眉清目秀，鼻梁中直，口若含珠，灵
气毕现。她神态安详，双目微闭，余光
迷离，似乎已进入无我禅定之中。古时
没有照相设备，不知永泰公主是否真的
长得如此端庄秀美，但以其公主的出
身，其相貌必非同寻常。

永泰公主是北魏宣武帝的女儿，她
出家为尼的原因尚存争议。不过笔者
认为她是因为躲避宫廷斗争而出家。
公元 515 年，当时的宣武帝驾崩后，永
泰公主的哥哥孝明帝继位，但当时其年
岁尚幼，由太后临朝称制，到了孝明帝
长大成人，太后仍以种种理由不还政于

帝，所以就引发了皇权之争。在这场斗
争中，永泰公主站在了哥哥一边，遭到
皇太后的嫉恨，所以不得不遁入空门。

永泰寺有几件宝物可圈可点。
一是千年娑罗树。此树位于大雄

宝殿前面，传说为永泰公主亲手所植。
娑罗树为佛家的三宝树之一。三宝树
即无忧树、菩提树（又称毕钵罗树）、娑
罗树。当年佛祖在无忧树下降生，在菩
提树下觉悟，在娑罗树下涅槃。这棵娑
罗树已有近 1500 年的树龄，但夏天仍
枝叶繁茂，高大崔巍，被誉为佛爷的凉
伞。二是古杨树，位于中佛殿月台北
侧，此树参天耸立，与娑罗树同龄，被称
为佛爷的旗杆。令人称奇的是，这棵杨

树树干已空，而生机勃勃如常，正应了
佛家四大皆空的教诲。三是公主井，传
说永泰公主在此出家后，因寺院缺少水
源，众尼僧必须到山外去抬水，有几个
尼僧因此而丧生于狼虫虎豹之口，永泰
公主为修成正果而锲而不舍，毫无退却
之意，这种精神感动了禅宗初祖达摩，
达摩在永泰寺中用禅杖一扎，即成一
井。霎时井水上涌，且甘洌爽口。这口
井历经千年而不坏，至今井水仍清澈纯
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三次到永泰寺参观游览，感受都不
一样。初到那里，正值烈日炎炎的夏日
上午，入寺后觉得凉爽惬意，似有佛家
所云去除灼热得清凉之感；再到那里是
一个秋日的黄昏，落日的余晖洒满全
寺，使之金碧辉煌，像是《佛说阿弥陀
经》描写之西方极乐世界；三到那里是
一个初冬的夜晚，日月已没，星河在天，
万籁俱寂，寺院周围的山谷空空如也，
我则如入有余之涅槃。

谁也没想到，今年春晚真正
出彩的并不是那些专业大腕，而
是两个农民歌手马广福、刘仁
喜。他们一个是种田大户，一个
是养殖大户，演唱风格又是一土
一洋，土的唱信天游和阿宝有一
拼，比名牌歌星王宏伟不落下
风，洋的唱意大利咏叹调《图兰
多》，响遏行云，让专业歌手吕继
宏也稍逊一筹。

圈里人都知道，上春晚就像
登龙门，只要你能在春晚亮个
相，就会立刻身价倍增。可那两
个农民歌手呢，虽然也接到了走
穴的邀请，且价格不菲，却硬是
不“开窍”，放着能大把挣钱的机
会不要，演出结束后就直接回到
了农村老家。一个“心里最惦记
的是家里那100多亩稻田”，一
个关心家里的几十头奶牛掉膘
了没有，而且，一个表示“种地才
是我的主业”，一个说“还是做个
农民吧”！

两个农民歌手，特立独行，受
宠不惊，拿得起，放得下，本色自
然，纯朴坦荡，不为名缰利锁羁
绊，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词：潇洒。

说到潇洒，最容易让我们想
起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曹
丕带头在亡友坟上学驴叫，阮籍
的“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苏门
先生孙登的仰天长啸，响遏行
云，刘伶的以诗下酒，“死便埋

我”，都是潇洒至极。特别是嵇
康，“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诗好
文妙，棋绝琴精，就连喝醉酒的醉
态，也是那么的潇洒，令人神往：

“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王勃的潇洒，那是深浸在骨

子里，根本无法仿效的。滕王阁
上，名流如云，一片喧嚣，类似今
日“春晚”。只见他飘然而至，文
不加点，一挥而就，便留下千载
不朽华丽诗篇，还没等众人的赞
叹之声平息，在大家目瞪口呆的
眼光里，他又悠然而去，踏上寻
梦之旅。

周公瑾的潇洒，一半得感谢
苏东坡，因为“雄姿英发，羽扇纶
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
词句，似乎比赤壁鏖战影响要更
深远。当然，苏学士自己就是天
下第一潇洒之人，一个屡遭贬谪
之人，始终都是那么乐观豁达，
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
吟啸徐行，“也无风雨也无晴”。

春晚大幕落下，两个农民歌
手回去了，非常潇洒地回去了。
春晚舞台的辉煌并没有使他们
骄妄，观众的热烈喝彩也没让他
们轻飘，他们的根仍深深地扎在
黑土地里。送送他们吧，就用同
样也是个潇洒人物的著名诗歌：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
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
云彩。”

翻开这本私人阅读史，更
像一本关于阅读记忆的口述
史。止庵、扬之水、王鲁湘、沈
昌文、陈思和等等这些行贯于
现代文学阅读和评论前端的
评论家或学者，他们以三十年
为刻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将自己的阅读心得经纬
交错贯穿于整个中国人最贫
乏也是最美好的阅读时光。

从 1978～2008 也是中国
从改革开放到社会全面开放
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历程，如
何从私人阅读的角度来展现
某种年代、某种文化的转型与
过度，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策
划点，以专家的年龄段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如
果再加上尚未出场的 80 后，
其实构成了一种阅读的“层

差”。
阅读不但是个体的接受

史，还是一个整体相互诠释，
熠熠再生的历史，这是一种阅
读的解释学。读这样一本书
的意义所在，是可以看到一代
人，在阅读上的趣味取向，甚
至是整个时代的好恶取向。
从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
再到现代主义，中国人在阅读
潮流上如同转马灯一样转个
不停，那么这三十年的私人阅
读史，更像是一个时代记忆的
镜子，它不但照见个体而且光
照他人，如同《华严经》所说
的，镜镜互涉，交错成为一个
记忆的丛林。

《1978～2008私人阅读史》
青 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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